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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，

冲破“两个凡是”的束缚

找到了拨乱反正的关键

年 日上午，我乘飞机月 到达武汉时，湖北省

委领导同志在机场对我说，省委正在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

议，希望我借这个机会同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见见面。我欣

然接受，便从机场径直到洪山礼堂同与会同志们见了面。我

说：“党中央要我从云南到湖北工作，我很高兴。‘文化大

革命’中我有 年没有工作。革命实践很重要。到云南，

向云南同志学习；到湖北，向湖北同志学习；和同志们一

起把工作做得更好。”学习，除了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

想，学习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外，还必须向实践学

习。我初到湖北，情况不熟。所以，开始一段时间，我主

要忙于调查研究，了解各方面情况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浩劫，湖北深受其害，党的组织和

干部队伍，以及经济建设、文化教育、科学技术等各个方

面都受到严重破坏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全省广大干部

和群众欢欣鼓舞。在省委领导下，揭发、批判、清查“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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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帮”及其在湖北的帮派体系的斗争广泛深入开展，取得

了很大成绩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也在进行。但是，在

调查中，在工作中，我越来越痛切地感到，拨乱反正的阻

力很大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广大干部、群众强烈要求彻底

解决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破坏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和遗留问题，

同时也迫切希望我们党能够更进一步彻底纠正“文革”中

乃至“文革”前的严重的“左”的错误。他们的这个要求

和希望是完全合理的，是十分必要的。但是，当时担任党

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却将“拨乱反正”局限在解决林彪、

“四人帮”的“破坏之乱”的范围内，不仅不承认过去的

“左”的错误，而且继续坚持“左”的错误。粉碎“四人

帮”之后不到半年，他们就正式提出了“两个凡是”的方

针：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，我们都坚决维护；凡是毛主

席的指示，我们都始 日终不渝地遵循。（”见 年 月

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、《解放军报》的社论《学好文

。正是这“两个凡是”的方针，严件抓住纲 重地桎梏了

人们的思想和行动，成为彻底拨乱反正中的最大障碍。

拨乱反正中首先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平反冤假错

案，落实各类人员（干部、知识分子、工商业者、民主人

士等等）的政策问题。“文革”中，湖北和全国一样，由于

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及其在湖北的帮派骨干分子的打击迫害，

由于“左”的错误的影响，发生了大量冤假错案，需要彻

底平反。但是，由于“两个凡是”方针的束缚，平反工作

十分艰难，不仅一些领导人和办案人员疑虑很多，各级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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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也感到束手束脚。在众多的冤假错案中，湖北的干部、群

众呼声最高、要求最强烈的是 二为“七 ”事件彻底平

反 。“ 七 二 ”事件不平反，大是大非的界限不划清，广

大干部、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，湖北的拨乱反正工作

就难以进行。

平反冤假错案是向后看，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。向前

看，拨乱反正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，是经济建设的地位和

方针、政策问题。当时虽然党中央已经提出了现代化建设

的任务，但是华国锋同志仍然全盘肯定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坚

持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的理论，继续执行“以阶

级斗争为纲”的方针，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得到解

决。湖北的许多干部一面在抓生产，一面还在担心被扣上

“唯生产力论”的帽子。在经济政策上，华国锋同志也是继

续执行“左”的政策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农村提倡“穷

年毛主席主持制订农村过渡”。本来早在 人民公社工

作条例《六十条》时，为了纠正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

运动中的“共产风”错误，将公社核算、大队核算的体制

改变成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，得到了农村广大

干部和农民的衷心拥护。可是 月中央召开年 普及

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之后发布的 号文件中却指出：“向大

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”，并要求各级党委对此“采取积极

态度”。当时还有这样一种怪论，说什么越穷越好过渡，刮

起了一股“穷过渡”之风。这不仅不是拨乱反正，而是继

的“左”的错续发展了“一大二公” 误。湖北在 年是

最早提出和试行生产队核算的省份之一，有长期实践的经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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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教训；所以，从省委到农村绝大多数基层组织都坚持以

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，抵制了“穷过渡”。当然，在工作

中是相当为难的。在经济发展方针上，华国锋同志在

年和 年又一次重犯了“冒进”的错误，使刚刚开始恢

复的国民经济又发生了严重的比例失调。这个问题在下面

第四章中还要具体说，这里就不多写了。

以上这两个主要方面的情况，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情

况，都明显地反映出“两个凡是”与“拨乱反正”之间的

尖锐矛盾。邓小平同志在即将重新出来工作前，于 年

月写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一个精辟的科学论断，即：“我

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

全党、全军和全国人民，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，把国际

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，胜利地推向前进。”经历了拨乱反正

中的困难，我们才懂得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提出如何正确

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。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科学论断，

而且带头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予以贯彻。他重新出来工作、

恢复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不久，就亲自主持教育和科学两

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，明确指出“毛泽东同志画了圈，不

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”。强调“实事求是”是毛泽

东哲学思想的精髓，强调“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

主导思想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”，实事求

是地、理直气壮地肯定教育、科学战线“文革”前 年工

作的主导方面是红线，坚决推翻了“四人帮”关于“黑线

专政”的所谓“两个估计”，使这两条战线得到了彻底的拨

乱反正。邓小平同志的科学论断擦亮了我们的眼睛，他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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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力行的实践，为我们作出了榜样。我们越来越感到“两

个凡是”与“实事求是”，是两条尖锐对立的思想路线，坚

决摒弃“两个凡是”的方针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

线，是彻底拨乱反正的关键。在酝酿写这本回忆录的过程

中，有同志问我， 年 月省委怎样会下决心开一个千

人大会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？我回答说，这当然有很多

因素，包括省委常委的共识，但是最根本的一条，还是邓

小平同志的思想和实践给我们的启示。

下决心开了个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千人大会

年 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标准只有

一个》的文章，提出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马

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是真理，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。我

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很感兴趣。

月年 日，《光明日报》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

表了题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文章。当天，新

月华社转发了此文。 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

月同时转载。 日，《湖北日报》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。

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，正确地指出检

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

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，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客观

实际，是不是真理，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。文章说，我

们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，面临着许多新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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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我们去认识，去研究，躺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

现成条文上，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、宰割、裁剪无限

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，是错误的。我们要有共产党

人的责任心和胆略，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，要研究现实的

确切的事实，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。文章强调，对

“四人帮”设置的“禁区”，要敢于触及，敢于去弄清是非。

我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读了这篇文章，都认为文章写

得很好，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意义。虽然当时我们还不知

道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，但是一看文章就明白，文章所针

对的不仅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，而

且还针对着“两个凡是”这道新的精神枷锁。文章所阐述

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问题，也是一个思

想路线问题，然而却是一个长期以来被搞得混乱不堪、亟

待澄清的大问题。回顾邓小平同志关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

毛泽东思想的论述，联系前段我在湖北调查研究了解的情

况和在工作中碰到的思想阻力，深感这篇文章抓住了彻底

拨乱反正的根本。我们省委衷心赞同和支持这篇文章的观

点。

随后，从北京传来一些消息，说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

领导人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，说文章的要害是指毛泽东思

想为“枷锁”“、禁区”，在理论上是荒谬的，在思想上是反

动的，在行动上是“砍旗”的，还指责发表这篇文章是

“没有党性”，犯了方向性错误。我省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

议的同志还带回话来，说是中央宣传部领导同志特别叮嘱

要向省委汇报的，说对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的《实践是检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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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，不要因为《人民日报》转载了，新

华社发了，就定论了，要提高鉴别能力。接着，中央主要

领导人还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和一些省市的某些负责人，对

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“不表态”“、不卷入”，《红旗》杂志

要一花独放“，就是不表态”。在以后的五个月中，《红旗》

果然没有发表一篇有关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。

我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对《光明日报》这篇文章“鉴

别”了一番，还是认为文章是“香花”，不是“毒草”，认

为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“上纲上线”的严厉批评是

不对的。文章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，不是

“砍旗”的。省委要求省委宣传部先组织理论工作者座谈讨

论，并注意搜集各方面的反映。

月年 日，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

发表了重要讲话，精辟阐述了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，

旗帜鲜明地支持了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的

观点，同时还尖锐地批评了反对此文的观点。邓小平同志

说：“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，从实际出发，理

论和实践相结合，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。他们的观点，实

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、列宁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，照

抄照转照搬就行了。要不然，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、毛

泽东思想，违反了中央精神。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

问题，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。”

在讲话中，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提出了“我们一定要肃清林

彪、‘四人帮’的流毒，拨乱反正，打破精神枷锁，使我们

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”的战斗任务和要求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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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当时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。省委

常委开会认真学习了邓小平同志讲话，联系《实践是检验

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发表以来的情况进行了热烈讨论。大

家认为，当前的确仍然存在着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种

“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，从实际出发，理论与实践相结

合”的根本观点的思潮。这种思潮，同在揭批“四人帮”的

斗争中刚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实事求是，凭事实讲话，敢

于提出和研究新问题的优良作风，站在对立面。这反映了

肃清林彪“、四人帮”流毒这场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。我

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这场讨论。大家还认为，要把林彪“、四

人帮”在理论上、思想上造成的混乱纠正过来，正本清源，

澄清是非，不是光靠领导机关发个指示、领导人作个报告

就能解决的，还要靠群众参与来解决，要用民主的办法、讨

论的办法来解决，因此要组织干部、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

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。省委常委决定，省委宣传

部要立即全面部署这项工作。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焦德秀

同志和宣传战线的同志们认真贯彻了省委的要求，在整个

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期间，积极主动地做了大量工作，发

挥了参谋、助手作用。

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指示，提出了在省直部、办、委、

局各机关，在大专院校，在工矿企业，以及在全省地、市、

县开展学习讨论的计划，并召开会议作了部署。这次会议

还明确提出，省、地、市报纸在这场讨论中要主动参战，发

挥积 月年极作用。为了推动这场讨论，省直机关在

日举行了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报告会。会上，省委党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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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志介绍了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在北

京召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的情况，省委副书记王群

同志讲话，再次强调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。

这些部署和动员，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省初步启动。

但是，真正积极组织讨论的地区和单位还不多，干部中还

有不少人疑虑重重。主要的疑虑有二个，一是划不清“真

高举”和“假高举”的界限，担心这场讨论会损害毛主席

的伟大形象，会损害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；二是认为对这

场讨论“中央没有文件，《红旗》杂志没有表态”，怕

“跟”得不对，犯错误。这些情况恰恰说明开展真理标准问

题的学习讨论是多么必要和迫切，是多么需要敢于冲破

“禁区”的胆识和勇气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 年 月 日，邓小平同志在视察

吉林时的讲话中直接地指出了“两个凡是”的错误。他说：

“大家知道，有一种议论，叫做‘两个凡是’，不是很出名

吗？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，凡是毛泽东同

志做过的、说过的都不能动。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

的旗帜呢？不是！这样搞下去，要损害毛泽东思想。毛泽

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，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

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。”他说：“所谓理论要通

过实践来检验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。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

要引起争论，可见思想僵化。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

个问题，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，违反辩证唯物

主义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，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

学的反映。”邓小平同志的谈话，使我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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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提高了认识，鼓舞了勇气，深感要冲破思想僵化半

僵化的状态，把真理标准问题这场讨论真正开展起来，还

需要有一个大的有力的推动。我们采取具体措施，就是以

省委名义召开一次大型的全省理论工作会议。

省委理 日至 日论工作会议于 年 月 月

在武汉举行。这次会议有以下三个明显特点：

第一，会议主题集中，旗帜鲜明。会议一开始就明确

宣布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

问题，目的是为了真正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，弄

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，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

想体系，反对把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，不顾实

际情况照抄照搬；坚持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

出发，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。会议

特别强调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，不仅是带根本

性的理论问题，而且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。这场讨论关

系到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，关

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。

第二，会议的规模大，时间长，层次高。这次会议共

天，参加开了 多人，是湖北历史上规模会议的有

最大的一次理论工作会议。参加会议的人员，有各地、市、

县委和武汉市各区委宣传部长和党校校长，各大型厂矿企

业、大专院校的负责同志，省直部、办、委、局、各人民

团体的负责同志，武汉地区的报纸、刊物、出版、广播等

新闻出版单位的负责人，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各专业学会

的理论工作者，在省委党校干部班、理论班学习的全体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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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也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。此外，参加省委常委扩大

会议和全省财贸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，也出席了理论工作

会议的开幕式和几次重要的报告会。

第三，邀请北京几位理论工作者到会作专题报告，推

动思想解放。我们以省委名义，也以我个人名义，邀请了

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、《人民日报》社汪子嵩、

《光明日报》社马沛文等三位同志专程来武汉，为我省理论

工作会议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报告。他们都是站在这场

讨论前列的理论工作者。他们在报告中介绍了这场讨论的

来龙去脉和所遇到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阻力，讲了这场讨论

的必然性、必要性和重大意义。他们的报告针对性很强，科

学地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，批驳了反对实践是检验真

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，回答了人们思想上许多疑难问题，也

涉及了如何认识和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，以及如何

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问题。他们的报告引起了

强烈反响，有力地促进了到会同志的思想解放。

我在会上代表省委作了长篇讲话。这篇讲话先在省委

常委会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修改（各地、市委书记也参

加了），形成了共识。因为这篇讲话是一级地方党委向下的

正式讲话，所以我在常委会讨论时向大家说明：有意识不

讲两个“凡是”，不讲“三七开”，不讲“七 ”事二 件。

这篇讲话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，破除迷信，实事求是，尊

重科学，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。揭露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鼓

吹“句句照办”，提倡偶像崇拜，不许独立思考，把人们的

思想搞僵化了。这一流毒很深，至今还影响一些同志在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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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、办事情的时候，不能或不敢实事求是。明确指出关

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，不仅有重大的理

论意义，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。要求大家完整地准确地

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

标准，恢复和发扬被破坏了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

传统作风。要求大家解放思想，开动脑筋，来一个思想革

命；不断分析新情况，研究新问题；放眼全国全世界，向

群众学习，向先进学习。同时，还针对拨乱反正中的阻力，

表明了省委的 年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原则立场“：对前

经验，要敢于肯定，敢于坚持”“；只要是冤案、假案、错

案，都应该昭雪平反。”

在这次全省理论工作会议上，省委强调实行“百家争

鸣”的方针和“不扣帽子、不抓辫子、不打棍子”的“三

不主义”，鼓励大家敞开思想，畅所欲言。小组讨论、大会

发言都很热烈。大家认为，这次会议打开了封闭多年的思

想的门窗，感觉到了春风拂面。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掀掉了压

在头上的大石头，人们都甩开膀子大干，迈开步子大上，但

又感到思想仍然被束缚，手脚依然被捆绑。在拨乱反正中，

往往碰到一些“禁区”不敢触犯，怕被戴上“反对毛泽东

思想”“、否定文化大革命”的大帽子；想恢复“文革”前

一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有效的政策和做法，怕被说成是

“复辟”“、回潮”；至于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探索新道路新做

法，更是不敢尝试，怕被说成是“修正主义”。通过真理标

准问题的讨论，确立“实践”这个最高权威，千秋功过就

好评说了，是与非就泾渭分明了。坚持实践这一检验真理



第 13 页

的唯一标准，就抓到了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这一把金钥匙，

就抓住了拨乱反正的根本，就抓住了开拓创新、敢干敢闯

的关键。

要迅速在全省广泛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，

关键是各级党委，特别是各级党委主要领导同志，要旗帜

鲜明，态度明朗，真正认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，解除顾

虑，积极地认真地领导好这场讨论。为此，省委特别请正

在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各地市委书记参加理论工作会议，

听了会上的几个主要报告。理论工作会议上还特别安排前

段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较好的武汉市、荆州地区和武汉

钢铁公司的党委负责同志作大会发言，介绍了经验。

召开千人理论工作会议，专题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，在

全省产生了震动性效应。在各级党委的重视和领导之下，在

全省城乡较快地形成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一次高

潮，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，推进了各方面的工作。

千人理论工作会议以后，我陪中央领导同志到二汽、十堰、

郧阳视察时，专门听了二汽党委关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

汇报。这一讨论由二汽党委第一书记饶斌同志亲自部署、检

查，党委书记黄正夏、副书记温瑞生、二汽总工程师孟少

农等领导同志带头登台发言。在讨论中，广大干部、群众

联系十堰二汽建设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，阐明实践是检验

真理的唯一标准。他们说：“四人帮”横行时，在建厂初期

没有生产能力的情况下，强令出“政治车”，谁反对谁就靠

边站，搞得人人自危，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；还批判二

汽建设中采用机械化、自动化的设计，说什么“搞流水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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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动化，就是不要思想革命化”，乱砍硬压设计指标，结果，

不仅耽误了建设速度，而且造成了一些无法补救的损失和

隐患；还批判“质量第一”，说什么“讲质量第一，把‘四

个第一’放在哪里？”结果造成大量的工程返工，多花费国

万元。职工们说：实践是检验家资金 真理的唯一标准，

也是检验经济建设方针的唯一标准。通过这一讨论，林彪、

“四人帮”设置的思想“禁区”开始被突破，为实现新时期

的总任务扫除了思想障碍。我听了汇报后，对二汽党委的

做法，给予充分肯定，《湖北日报》专门介绍了他们在讨论

中解放思想、畅所欲言、肃清流毒、正本清源的经验。

当然，省委也清醒地注意到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

论发展很不平衡，关键依然是领导问题。有的地方的党委

领导同志参加全省理论工作会议，听了北京来的几位理论

家的报告后，感到回去后不好办。他们说，这些人讲的既

不是中央的指示，又没有中央的文件，仅仅报上有几篇文

章，据此就搞大讨论，对吗？行吗？由于领导上存在这样

的疑虑，在他们领导的地方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自

然就难以搞起来。还有的人听了北京理论家的报告很反感，

甚至骂那几位理论工作者。个别人甚至把这次省委理论工

作会议比作“苏共二十大”，把几位理论家的报告比作赫鲁

晓夫的“秘密报告”。省委认真分析了这些反映，认为关于

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，的确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，不

可能不遇到阻力，不可能把所有人的思想从长期僵化状态

中一下子都解放出来，出现一些反对的意见，一些人有疑

虑，并不奇怪。我们坚信这次理论工作会议的方向是正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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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决心把这场大讨论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。

深入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，从“以

阶级斗争为纲”转到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

湖北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。

按照原来的计划，三中全会的主题只是经济问题。但

在会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，陈云同志等许多老一辈革

命家坚持提出了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，主

张彻底纠正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错误，并为一些重大历史冤

案（例如：彭德怀同志的 月冤案； 日北京“天年

安门事件”等）平反，邓小平同志并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

《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团结一致向前看》的重要讲话，实

际上为三中会全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。因此，这次全会突

破了原来的议题，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

的历史性会议。同时，这次会议也在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

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。所以说， 年底举行的

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又一座伟大的里程碑。我有

幸出席这次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以及为

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。会议的伟大成就，使我

深深感到党的生机的恢复，党的力量的伟大，党的前途的

辉煌。

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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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讨论，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、端

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这就从根本思想上解除

了“两个凡是”的束缚，重新确立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

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。

全会毅然改变了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这个不适用于社

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“左”的错误方针，决定把全党

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，并作出了实行

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。

党的工作着重点由抓阶级斗争、搞政治运动转向经济

建设，这是一个伟大的深刻的历史性转变。省委在贯彻三

中全会精神时，主要着力抓工作重点的转移。 年元月，

省委召开三届十四次全体（扩大）会议。会上充分发扬民

主，解决湖北在“文革”中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。同时，省

委还撤销了在所谓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时所发的错误文件

和省委负责同志的讲话，责任由省委承担，下面执行的同

志没有责任，不要层层去担担子。在此基础上，省委强调

不要再为已经过去的事情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要顾全大局，

向前看，团结起来，集中精力搞好工作重点的转移，搞好

湖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。

年 月以来全省范围开由于有 展真理标准问题

大讨论所打下的思想基础，绝大多数同志对三中全会精神

是热烈拥护的，对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向现代化建设是高兴

的，行动是积极的。但是，在各地具体贯彻三中全会精神

的过程中，也反映出了一些思想认识问题。省委扩大会议

以后，省委副书记王群同志到襄阳地区调查研究。他给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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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电话说，现在下面有“三好三怕”：一是认为工作重点转

移好，但怕不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又犯右倾错误；二是认

为现在农村政策好，但怕搞不长久，怕不能兑现；三是认

为发扬民主好，但怕无政府主义又来了。王群同志反映的

情况有相当的代表性，各地都有类似反映，有的甚至更突

出。例如，有人认为“，三中全会损了旗，重点转移丢了纲，

落实政策宽无边，解放思想过了头，发扬民主乱了套”。有

人提问“：现在做的就是过去批的，现在批的就是过去做的，

不知现在对，还是过去对？”有的人说：“过去讲阶级斗争

为纲，现在以四化为纲，千个师傅千个法，搞得我们没有

法。”我们分析了对三中全会的这些反映，认为虽然有些话

很错误，但一般来说都还是思想认识问题；虽然模糊认识、

错误看法反映的面比较广，但仍然只是干部、群众思想的

支流，主流还是拥护三中全会精神的。一些人的思想，用

一句歇后语来概括还是比较恰当的，就是“小孩放炮竹

又喜又怕”。一些人的“怕”，集中到一点就是怕右了。人

们对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，集中精力搞经济建

设是高兴的，但是对不提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了又不放心，

有一种“工作无纲，心里发慌”的感觉。实际上这是对三

中全会的这一重大决策的正确性没有把握，甚至有怀疑，担

心是“向右转”。由于有这个担心，因而又担心“转不长”，

担心会出现反复，又“转回来”。这种情况说明，不是“解

放思想过了头”，而是一些人的头脑仍然受“左”的枷锁束

缚。经过 年 月以来的大讨论，一般都赞成实践是检

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，但是具体判断是与非的时候，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